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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体系体系

侵华日军建立的五个细菌战部队
（731 部队、长春 100 部队、1855 部队、
1644 部队、8604 部队）

731 部队（哈尔滨）主导细菌战体系，
向其他部队提供技术支持，其研究成果
被用于内蒙古的活体实验与细菌攻击。

人与马血互换实验：将身体强壮的
人血液抽去大部，在人全身痉挛时立即
输入马匹血液，观察人体反应，因身体
排异性明显，实验者全部死亡。

活剥人皮实验：不打麻药活剥人皮，
这种残忍实验给受害者带来极大痛苦，
严重践踏人类道德底线。

100 部队（长春 100 部队隶属 731 部
队）以研制人畜共用细菌武器为主，曾
在内蒙古邻近区域进行野外细菌效能实
验，通过牲畜传播炭疽、鼻疽等病菌，间
接导致内蒙古牧区疫情。

进行细菌武器研发。确定鼻疽菌、
炭疽热菌、牛瘟菌、斑驳病等为主要细
菌武器，还研究破坏蔬菜和稻米的细菌
以及用于直接攻击人类的细菌，试图对
动物、植物和人畜发动细菌战。

1855 部队（北京甲字 1855 部队）作为
华北地区细菌战执行机构，直接参与内
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冻伤人体实验。

1644 部队（南京荣字 1644 部队）对外
宣称是日军“华中防疫给水部”。该部
队以中国平民为对象，进行人体活体解
剖、冻伤实验、火焰喷射器实验和手榴
弹炸伤威力实验等。他们将受害者称为

“马路大”，即细菌与毒素的实验材料，
这些人被关进去后几乎无人生还。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
年，从我们掌握和收集到的历史
档案、学者研究及受害者证词，
侵华日军在内蒙古地区实施的
细菌战罪行主要包括人体实验、
细菌武器投放及由此引发的疫
病灾难，结合具体史实与研究成
果，从多个角度梳理日军在内蒙
古的暴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
中，侵华日军的暴行是一段黑暗
且沉重的记忆。

侵华日军在内蒙古地区的直接罪侵华日军在内蒙古地区的直接罪行行

人体冻伤实验。1941年，日军为应对严寒作战需求，
由 1855部队张家口支部主导，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
特右旗进行野外冻伤实验。

实验对象：被作为大冻伤试验的受害者全部是中国
男性，共计 8 名，姓名分别为：刘春（27 岁）、潘春（22
岁）、高付（33 岁）、下关（15 岁）、高百（49 岁）、郝贵（35
岁）、张义（21 岁）、陈远（38 岁）。

实验方式：在零下 24—27℃环境中，通过湿袜子、湿
手套、空腹或饮酒等不同条件制造冻伤，观察并记录人体
反应。实验后，受害者被用于创伤、枪透等附加实验，最
终全部死亡并就地掩埋。

这是一次较完整的冻伤试验的过程，时间为昭和十六
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一日。地点为蒙古自治联合政
府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西方盆地，现中国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北纬 42 度 27 分，东经 112 度 57
分，海拔 1087 米）。研究班班长为外科军医少佐谷村一
治，班员将校 8名，下士官 8兵，兵士 24名，军属 14名，驻
蒙军医部部员 1名，北支那方面军军医部部员 1名，总计
56名组成。

此次试验是为了解决日军在东北及内蒙古严寒期间
作战需要。在 1939年 1月至 3月五原作战（河套作战）期
间及之前的昂昂溪、齐齐哈尔战斗中，日军共有近 2000
名冻伤者，使日本军部大伤脑筋。但“七三一”部队及其
他细菌部队进行的一系列冻伤试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
完成其侵略蒙古及苏联的北进计划。

人体冻伤实验是当年日军非人道犯罪的有力铁证，
对日本政府至今否认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人体试验的
态度是一次有力的抨击，对百般狡赖、歪曲历史事实的
日本右翼是一次有力的批判。

在日军侵华史上，日本军队惨无人道地用包括中国抗日军民
和其他国家反法西斯志士在内的活人做试验，这是不容置疑的事
实。但是当时的日军试验部队为了掩盖罪行，利用各种各样的手
段对证据进行掩饰和伪装。例如发现的照片中显示，日军虽然让
被试验者穿上了日本军装，但是这些人却蹲在地上，周围真正的
日本士兵则持枪站立看守。

大规模鼠疫投放与疫情扩散。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前夕，日
军在内蒙古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实施“焦土计划”，故意释放鼠
疫细菌，造成灾难性后果。

投放过程：伪兴安医学院院长小康受命从细菌库取出带菌老
鼠，混入粮食并撒播其他病原体，直接导致鼠疫暴发。

疫情规模：1945 年冬至 1947 年春，鼠疫蔓延至内蒙古东部 18
个旗县，累计死亡 4 万余人，仅王爷庙一地死亡人数超 3000 人（占
当时全城人口十分之一），苏联驻军亦有 200 余人感染死亡。

社会创伤：幸存者证词显示，部分家庭因聚集探病导致灭门惨
剧，甚至有亲属被迫焚化感染者以阻断传播。

1940年冬季，日本帝国主义在海拉尔设立了“五四三”特种部队，
即“七三一”部队海拉尔支队。从此，一批批身着日本军服，但不戴军
衔而专门从事细菌杀人武器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日本人以“日本军属”
身份，在这里神出鬼没，往返于海拉尔、哈尔滨或日本之间。

这支驻扎在海拉尔市南 1.5 公里的地方（现在海拉尔市医院住
院处西南）。当时人们看到，这里像是医院，但还设有动物舍，养
着 10 匹马、一些鸽子和大量的老鼠。据森田供述，1945 年夏天，这
里饲养的老鼠达 1.3 万只。

据长春卫生技术厂的工作人员关孝证实：“原‘七三一’部队
队员松村，在与他的朋友岛崎的谈话中透露，‘七三一’部队在海
拉尔一带把活人绑在大柱子上，把小动物装在很坚固的小铁笼
里，然后从空中投下细菌炸弹，进行细菌传染实验。他参与了实
验效果的调查和采样活动，发现这次效果不太好。”

从 1939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大面积地撒播细菌了。他们组
成了写有特别保证书并用血书加以签名按押的军事破坏队。这个
军事破坏队即所谓“敢死队”，由一个在活人身上进行过最残酷实
验而又几乎参加过各次细菌攻击的碇常重中佐指挥，于 1939 年春，
日军在中蒙边境哈拉欣河一带同苏军作战时，即所谓诺门罕事件，
他们秘密地潜入与苏蒙交界的我国北部边境的一侧。他们乘日军
撤退之机，便将他们运进去的烈性细菌，用飞机瓷弹空投或直接撒
播在哈尔欣河以东，即伊尔斯一带及海拉尔以北的河流和广大的草
原、农田之中，以期毒害苏军，阻止其前进。

为了对苏作战，日本军队在我东北北部如阿尔山、海拉尔等地
修筑了大量的防空、作战工事，并驻有大量的军队。这些防空、工
事是绝对保密的。凡是被送进这里修筑工事的劳工，都是由各地
抓来而杂编的，谁也不认识谁，趁黑夜用闷罐车秘密地运进山
里。由日本军看守，工头监工，日夜加紧施工。工程完了，人也累
垮了，先是把这些人秘密杀掉，埋在山沟里；后来为了实验细菌效
果，便用烈性的鼠疫菌、霍乱菌统统毒死，火化之后埋掉。这样处
理秘密工事的劳工，既可节省弹药，又可得到细菌实验的资料，真
是一举两得。对于进山伐木、修路及其他不属于绝对保密工程的
劳工，多数是从各县摊派来的，劳动和生活是集体的，由当地的领
队人为中、小队长。当工程完了，日本人便使一部分劳工秘密地
染上伤寒病菌。命未染上伤寒病菌的劳工将他们护送回家。送
回来患有伤寒病的劳工，有的身体弱，抵抗力差而死去，有的不死
也扒了一层皮，又感染了其家人和邻里。劳工一批批地被送走，
被染上传染病的又一批批地被送回来。劳工屯屯有，屯屯有染上
传染病被送回来的劳工。这又是一个造成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屯
屯有伤寒病及其他传染病的来路。

1945 年 7 月下旬，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走投无路，末日来临。
侵驻在内蒙古王爷庙（现乌兰浩特市）的日本侵略军仓皇溃

逃之前，一方面千方百计地销毁有关细菌战的密件，焚
尸灭迹，另一方面仍不甘心停止对中国人民的残害。

1945 年 8 月，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战场上败局已
定。侵驻在王爷庙的日本侵略军在忙着撤退时，

在伪兴安总省白滨参与官和福地加久警务厅长
的指挥下，将伪兴安医学院细菌库中实验用
的带菌老鼠放出，使鼠疫的细菌首先在王
爷庙传染开来。据当年参加防疫者介
绍，最先染病死亡的是前来援助中国抗
日战争驻王爷庙的苏联红军战士，经
军医解剖尸体、化验后确认是百斯笃
菌所致。接着，王爷庙爱国区暴发
了鼠疫。这种鼠疫菌传播速度快，
死亡率高，染病者以成人为多数。

有家衣铺老板，身体健壮、
魁伟，在经营店铺时被传染上病
菌突然倒毙；一位抱着不满两
岁婴儿的妇女，行走间突然倒
地死亡，不懂事的孩子哭喊着
依偎在母亲身边，还不知母亲
已经死亡。一家肖姓居民，全
家 24口人中有 22人因染上鼠疫
而死亡。又一家居民，全家 7 口

人全部染病而死。当时的王爷庙每天都在死人，多时一天竟死去
100 余人，负责防疫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成车地往山上运送尸体，然
后用柴草洒油将尸体火化葬掉，惨状目不忍睹。王爷庙被戒严两三
个月，并被看作是“黑死病”的恐怖之城。1945年冬至 1946年春，第
一次暴发鼠疫期间，王爷庙因患鼠疫而死去 3000 余人。1946 年、
1947 年又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鼠疫流行。鼠疫不仅给王爷庙带
来了巨大灾难，同时，也蔓延到毗邻 18 个旗县。1945 年至 1949 年，
东蒙地区因鼠疫传染患病达 47522 人，死亡 39097 人。1945 年鼠疫
流行期间，驻王爷庙的苏联红军士兵有 200余人染病死亡。

1945 年—1947 年 3 年中流行腺鼠疫 4 次、肺鼠疫 1 次。蔓延了
2 个市 5 个县 3 个旗。

科右前旗公安局保存的档案里有这样的记载：1945 年 8 月中
旬，日军在从王爷庙（今乌兰浩特）逃跑前，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兴安
医学院把鼠疫菌撒在扔下的白面、大米等食物里。后来，这些食品
被当地的中国人误食，发生了鼠疫。这次鼠疫逐步蔓延，整整持续
了 1年多。当时的受害者杨春说：“那年刚解放，兴安镇由于日本人
在逃跑之前撒了细菌而闹鼠疫，直到 1946 年冬天才解除疫情。”

“1945年 9月 15日，我老婆（当年 24岁）得了一种传染病。起初发高
烧，最后昏迷不醒。第二天晚上就病死了。市里来了医疗队，经他
们检查，说是因‘百斯笃’病传染而死的。大夫让我看她的大腿根
部，一边凸起一个像鸡蛋大的发红的疙瘩。”“在王爷庙镇北大利根
那地方有一户蒙古族人家，1946 年冬得了‘百斯笃’传染病，先后死
了 13口人，最小的仅 10多岁，还有老头和老太太。他们有的死在炕
上，有的爬到炕沿或在地上死去，当时的情景十分凄惨。”

据哈尔滨医大“关于细菌战犯之造源地及被害情况”调查：王
爷庙又名乌兰浩特，“八一五”时该地一带有日本病院博士、参议
官白滨进行培养细菌。当苏军将至将细菌放在粮仓内，当仓库开
放，发放粮时即发生严重的鼠疫。

白滨，日本人，培养百斯笃菌，光复后逃往长春。在没逃跑
前，将菌及毒物撒在粮仓及布仓中。其他一些日本人亦这样做。
后来百姓吃米面时都中毒，与患鼠疫的死者多数相同，有的全家
死绝，4 家、5 家都没有 1 个人存活的，被蔓延至泰来、白城子等地。

1950 年 2 月 20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关
于惩办日本细菌战犯的座谈会，揭露日寇制造内蒙古东部鼠
疫——细菌战的罪行。

日本从事鼠疫免疫研究的春日忠善等人，在 1940 年曾对野外
弱毒生菌疫苗的效果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地区是龙江省、兴安省、
奉天省内鼠疫流行的 8 个县，人口 145 万。春日等人在 1937 年至
1939 年专门利用死菌疫苗，1940 年以后开始使用生菌疫苗，并在
1940 年至 1943 年，对 150 万居民使用了生菌疫苗。

这一事实说明，日寇制造东北鼠疫（包括内蒙古东部）大流行
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日寇制造的通辽市周家围子
鼠疫惨案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又一铁证。

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警示与反思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警示与反思

侵华日军在内蒙古的细菌战不仅是战争暴行，更是对人类伦
理与科学道德的践踏。其罪行被刻意掩盖的教训警示我们：需持
续推动档案公开与国际追责，如民间索赔与跨国诉讼。

警惕军事技术滥用对人类的威胁，强化生物武器国际公约的
约束力。

内蒙古地区在侵华战争期间未能幸免于日军的残暴统治。日军
为了实现其侵略和掠夺资源的目的，在内蒙古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暴
行。他们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疯狂开采煤炭、矿产等，将大量资源运
往日本，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
日军还对内蒙古的文化进行野蛮摧残，焚毁寺庙、破坏文物古迹，妄
图消灭当地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以达到同化中国人民的罪恶目的。

在军事统治方面，日军实行残酷的高压政策，建立大量据点和
集中营，随意抓捕、杀害无辜民众。许多人被抓去充当劳工，在恶
劣的条件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遭受非人的待遇，大量劳工因
劳累、饥饿和疾病死亡。日军还在内蒙古地区进行细菌战试验和
毒气试验，将这片广袤的土地变成了罪恶的试验场，给当地人民
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

首先，历史不容否认和篡改。近年来，日本国内部分势力妄图
美化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行，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受害国人民感
情的再次伤害，更是对历史真相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战。

和平来之不易，需要我们共同守护。我们要珍惜当今的和平
环境，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与交流，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国际争端，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只有国
家强大，才能有效抵御外来侵略，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
全。

侵华日军在华细菌战的长期遗毒和在内蒙古地区
所犯罪行，是中国人民永远无法忘却的伤痛，也是对
人类文明和基本伦理道德的严重践踏。

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我们传承历史记忆，捍
卫和平正义，让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让类似的
悲剧永远不再发生。

通过揭露这些暴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
警示与反思，我们不仅为受害者正名，更需以
史为鉴，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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